
第一章 喪禮

「老師，等一下要請您解說下週星座運勢。」助理導播雙頰微紅，走到有著一頭紅長髮的女人身邊。 
「好的，沒問題。」女人回首，巧笑倩兮，「辛苦了！」

「沒有沒有！」助導傻笑起來，能被大美人關心，他高興得一顆心都快飛了。

這是「命運超好玩」的談話性節目，有塔羅牌專家、星座命理專家、紫微斗數專家、測字專家等等，

通常會再請幾個明星來一塊兒閒聊，或是就主題發展各家言論。

現在是十月中，不過已經在預錄月底的節目了！

十月底，正值西洋萬聖節的前夕 Halloween，所以本集節目拿萬聖節當主題，讓大家從惡作劇討糖

吃開始討論，再到探討萬聖節由來與星象預測。

現在塔羅牌與星座專家中最炙手可熱的就是兩年前突然竄起的絲塔朵。

她有一頭紅得發亮的長髮，立體的五官，帶著亞洲血統的面貌卻不完全是華人，怎麼看都是混血美

女，有著印度公主的美豔和中東的神祕感。

明眸大眼，比假睫毛還長的睫毛，高挺的鼻梁及豐厚的嘴唇，身高有一百七十七公分，那雙勻稱修

長的美腿長約一百一十五公分，婀娜體態，似明星又像模特兒，一出現就成為焦點。

絲塔朵自己也說過她有四分之一的南亞血統、四分之一的俄羅斯血統，難怪會如此豔光四射，比明

星還要出色的外貌立刻使她成為各家節目爭相邀請的對象。

更別說不少演藝人員讓她算過塔羅，聽說奇準無比——但是，如果要更精準一點的算法，需付出的

金額也就不小。

絲塔朵有雙漂亮的綠色眼睛，此時正凝視著助導，嘴角勾出性感微笑，怎麼看都像是一種挑逗。她

知道助導喜歡她，說不定他們兩個人可以找個時間私下聊聊……

「咳！」冷不防的，在絲塔朵與助導中硬生生插入一道人影，「老師，要不要先準備一下呢？」

男人面對著絲塔朵露出一種嚴厲的警告眼神，助導尷尬的離開，而絲塔朵則沒好氣的扁了嘴，彷彿

男人壞了她的好事。

「不要勾引現場工作人員！」谷耀聖彎下身子，「我跟妳說過很多次了！」

「他喜歡我啊！」絲塔朵咕噥著，「這麼多人喜歡我，我找一個談戀愛不行嗎？」

「不可以。」谷耀聖的語氣斬釘截鐵，一點商量餘地都沒有。「我說過不可以找跟工作有關的人。」 
「可是除了工作外，我哪有時間談戀愛啊？」絲塔朵微慍時依舊美麗，「我又不騙不拐，是他們自

己喜歡我的！」

「不行就是不行……」谷耀聖忽然瞇起眼，湊近她耳邊，「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兩個的關係，妳的行

情可就下滑了喔！」

絲塔朵綠色的雙眸一瞪，「你威脅我？」

「不敢。」谷耀聖露出促狹神色，「那怎麼能算威脅呢？我只是想光明正大的喊妳一聲——」

「閉嘴！」絲塔朵大驚失色，趕緊摀住他的嘴，「你不准在這裡叫我！」

開什麼玩笑！這一喊下去別說沒行情了，以後連眉來眼去的曖昧也將全數消失，她根本會行情暴跌

好嗎！

「那妳就安分點！」谷耀聖挑高了眉，勾起一抹勝利笑容，湊到絲塔朵的耳畔刻意叫了聲，「媽、

咪。」

可惡！絲塔朵氣得推開他，貓般的雙眼直瞪著愉悅轉身離開的谷耀聖，這渾小子……故意以她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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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要脅啦！嗚……像她這麼美麗嬌豔的美人，要是讓人知道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兒子，那還得了！ 
谷耀聖走了回來，遞上一杯水，絲塔朵則拿出準備好的板子，這只是節目效果，她挑了幾張牌準備

讓大家選，但其實根本沒有太大的意義。 
絲塔朵將手裡真正的塔羅一口氣鋪在桌上，要問事得真心誠意的算。她拍拍兒子的手背，「耀聖，

你來抽一張，看看接下來運勢怎樣？」 
「有您在我還會不好嗎？」谷耀聖笑了起來，只要「大家」都安分點，根本不會有什麼問題，但他

仍聽話的順手抽起了其中一張。 
「小聖！」不遠處突然有人高聲叫喚，「可以請你過來一下嗎？」 
谷耀聖聞言還來不及看抽中什麼，將牌隨意擱在桌上，疾步走了過去。 
絲塔朵一看到牌面，瞬間瞪大了眼睛。怎麼會…… 
「老師們，我們準備嘍！五秒鐘！」導播開始倒數，「五、四、三、二、一！」 
鏡頭立刻移向主持人，「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本週星座運勢，等一下還有本週心想事成的成功機率試

算，我們美麗的絲塔朵老師要為大家解惑嘍！」 
同一時間，在某戶人家中，一名穿著圍裙的主婦正目不轉睛的看著電視裡的命理節目，那是兩個星

期前的預錄。主婦對著電視挑了一張塔羅牌，想預測本週運勢，而差一點點就要講到她的那張牌時

節目卻進了廣告。 
她輕嘖了聲，只好起身到廚房裡去看湯滾了沒。 
「媽咪！媽咪……」房間裡走出一個小小女孩，「星星餓！」 
「好！等爸爸回來就可以吃飯嘍！」劉又恬笑看著寶貝女兒，「到客廳去，爸比回來時幫他開門！」 
「好！」星星笑開了顏，雖然她根本搆不到門把。 
劉又恬幸福的笑了，寶貝女兒才三歲，能站在門邊迎接她爸爸就夠老公欣喜若狂了！ 
當她將飯菜都端上餐桌時門果然開了！ 
「爸比！」 
邱成豪一進門就看見可愛的女兒，笑得闔不攏嘴，立刻把他的寶貝給抱了起來。 
「星星！」他把鑰匙跟信件擱上鞋櫃，抱著女兒往沙發走去，「有沒有想爸比啊？」 
「有！」小女孩天真的說著。 
劉又恬看著這和樂景象，感到很滿足。即使她沒有唸大學就出社會工作，之後又因早婚生子而放棄

還不錯的事業，很多人都為她感到可惜，但是現在的她幸福美滿，她一點也不後悔。 
聽見電視廣告結束的聲音，她順手抓過丈夫剛拿進來的信件，眼睛直盯著電視，要看看她挑的那張

塔羅牌代表什麼。 
「如果你挑的是三號牌呢，嗯……絲塔朵必須跟你說，接下來這個星期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而且是你不喜歡的事情！」電視裡漂亮的絲塔朵凝視著鏡頭，「噩運即將降臨，請步步為營，不管

說話、做事都一定要特別慎重！」 
唔……劉又恬不禁皺起眉。怎麼這樣啦？她好不容易挑張牌，怎麼絲塔朵說的是壞的！ 
邱成豪看出她的表情，忙不迭的把電視給關掉。 
「這都是節目效果，妳不要那麼認真。」他把女兒放了下來，摟過愛妻，在她頰上落下一個親吻，

才勉強換來她一個微笑。「我去洗個手，準備開飯了！」 
說的也是，塔羅牌這麼多張卻要五選一，怎麼會準？呿，當家庭主婦就是這樣，空閒時間都拿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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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了，害她忍不住也認真起來！ 
她換個心情，低首看著手中的一疊信件，廣告單、帳單、水費……咦？劉又恬愣了一下，一張白色

的卡片上寫了個大大的「訃」。 
訃聞？是誰過世了？劉又恬焦急的打開一瞧，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湯？」 
她戰戰兢兢的往下看，是湯爸爸跟湯媽媽要為蠢湯辦葬禮了……十九年的下落不明，十九年的絕

望，他們最後決定用葬禮來揮別沉重的等待。 
她的雙手顫抖起來。這十九年來死死守著的祕密似乎就此開了一道縫隙！ 
「怎麼了？」邱成豪冷不防從後面一把抱住她，「咦？訃聞？」 
劉又恬手腳都在發冷。湯爸爸是發給了當初幼稚園的所有同學嗎？那麼其他人也該收到了吧？ 
「湯凱任？這是誰？」 
「我……幼稚園同學。」她抽回訃聞，將信件擺好，「走吧，吃飯了！」 
「同學？那不是也才二十幾歲？」邱成豪顯得很吃驚，「這麼早就走了？是出了意外嗎？」 
「不……」她不安的瞥了老公一眼，「是失蹤。」 
「失蹤？失蹤就辦葬禮？這還真奇怪。」 
「因為不想等了吧！」劉又恬用發顫的手盛飯，「我們幼稚園時他就失蹤了，完全沒有消息，所

以……」 
「噢……」邱成豪接過飯時握住了她的手，「妳怎麼了？為什麼一直在發抖？」 
她顫巍巍的搖了搖頭。「可能是想起失蹤的同學……」 
「妳真善良。」邱成豪溫柔的說著，一邊站了起身，「妳坐吧，我幫妳添飯！」 
劉又恬無力的頹坐下來，緊緊揪著圍裙。她善良？她可是造成蠢湯失蹤的始作俑者之一啊！ 
 
 
湯家為獨子舉行的葬禮簡單而隆重。 
名義上的死者湯凱任六歲時失蹤至今依舊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從哭得肝腸寸斷到耗費大筆金錢尋找

兒子，最後終得絕望。 
他的失蹤在當時勉強算是一則大新聞，可是類似的失蹤案多得不勝枚舉，找得回來的機率不大，能

活著找回來的更是渺茫。 
而等待了十九年，湯氏夫妻終於決定放下。 
他們有加入一個家有失蹤兒童的扶持團體，成員們知道他們要辦喪禮，都勸他們抱持一絲希望，說

不定凱任還活著呢！新聞不常有小孩被綁走賣到別的國度，過著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長大後回國尋

根的事嗎！ 
但是湯齡鴻拒絕了！他們心裡當然是希望兒子還活著，但這個正式的葬禮為的是讓自己放下，告訴

自己兒子不會再回來了，他跟妻子必須走出那個懸而未決的陰影，繼續活下去。 
湯家邀請了當年關切或參與這件事的人們：幼稚園的同學，梁佩琴老師、校長，還有里長跟警方。 
事隔十九年，人要找齊也不容易，湯齡鴻也只是盡力而已，畢竟許多人舉家遷移，大部分都找不到

了。 
當年二十六的梁老師轉眼已四十餘歲，看起來比過去福態些，現在已經是立法委員，比過往意氣風

發！當年她可是全力為孩子奔走，既然他們決定放下，也必須告知梁老師。 

Cr
esc
en
t



 
 

緩步走來的是當年幼稚園的修女校長，她拄著枴杖走來，年近六十的她膝蓋不好，得靠枴杖才能走

得較為舒適；不過現在的她已屆退休之齡，也已經是某私立教會大學的校長了。 
承辦此案的兩個警察更不可能缺席，他們都還在地方上服務，一老一壯，當年那個有著啤酒肚的鄭

仔變成老鄭，肚子比以前更大；壯年的是綽號瘦猴徐的徐警官，雄性禿開始在他頂上發展，頭髮有

些灰了，身材也比過去壯了些，不再像竹竿那麼瘦了。 
鄰長前幾年中風去世，當年的里長成了民代，現身時西裝筆挺、氣派非凡，除了西裝掩不去的巨肚

外，過去熟悉的和善又謙虛笑容倒是不見了。 
這幾位都是跟這兒有地緣關係的人，生了根的，所以湯齡鴻要發訃聞很容易，倒是兒子的同學們就

沒那麼容易找了。 
一個班才二十幾個人，三三兩兩的來，有回應的差不多只有十個人。 
不過令他們意外的是那個「小組」的同學都到了。所謂「小組」便是兒子失蹤當晚萬聖節要糖小組

的成員。 
穿著黑色西裝，一臉凶狠的男人有對明顯的大刀眉，他叫王劭匡，小時候大家都叫他竹筐，是班上

最調皮搗蛋的頭頭，兒子回來常哭訴說被他欺負。 
但孩子們玩在一起吵吵鬧鬧是正常的，凱任每次抱怨還不是每一次都黏著竹筐玩？ 
王劭匡也是在地人，家裡開地下賭場的，他小學時家中賭場被警方破獲後這孩子就在親戚間被踢來

踢去，說來也是可憐；國中都沒畢業就北上，聽說是混了黑道，但瞧他金鍊子、金手鍊的戴著，身

後還跟著小弟，似乎是混得不錯。 
站在他身邊的高壯男子長得一表人才，戴著無框眼鏡，是Ｔ大法律系的博士生，一臉精明睿智，很

難想像是當年那個又肥又笨重而且貪吃的胖達！ 
再過來是個穿著套裝不停地在按 iPhone 的女人，湯齡鴻也認得，這是從小就鬼靈精怪的葉楷雯，

現在留著俐落的服貼短髮，一副強勢的樣子，大學一畢業就當了保險業務，憑著靈巧與努力不懈很

快就升上了經理，才二十五歲就買了一棟房子。 
而站在她身邊的女人有著一張甜美的瓜子臉，是小時候凱任一提起她就會臉紅的恬恬，是班上最可

愛的女生。真沒想到，現在的她竟然已經牽了一個跟她當年一模一樣的小女娃了。 
「啊！」梁佩琴一眼就認出王劭匡來，「你們、你們都來了啊！」 
「老師！」王劭匡立刻把煙往地上扔。 
「唉唉，都這麼大了啊！」梁佩琴再往旁邊一看，「胖達怎麼變得這麼帥？老師都快認不得了！」 
「老師，現在沒人叫我胖達了。」周以安笑了笑，「我叫以安，老師還記得吧？」 
「唉！習慣了！」梁佩琴咯咯笑了起來，「這是雯雯吧？一看就知道，五官都一樣。」 
「老師好！」葉楷雯收起 i Phone，禮貌性的頷首，「好久不見了，老師好嗎？」 
「都好，你們呢？恬恬都已經有孩子了，還有誰成家了啊？」 
「呃……我有兩個小孩，但還沒結婚！」王劭匡自己招了，「結婚有點麻煩，我還在猶豫。」 
「都有孩子了怎麼能不娶人家呢？」梁佩琴立即擰眉。 
「老師，兩個孩子兩個媽，我是要怎麼娶啦？」王劭匡一臉無奈。偏偏這兩個媽都不要小孩，早就

離開了，他要娶什麼鬼！ 
「唉，亂七八糟！亂七八糟！」梁佩琴搖了搖頭，旋即看進靈堂裡，「你們去捻香了沒？」 
此話一出四個人瞬間交換了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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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王劭匡不愧有大哥風範，頭一撇，其餘人立即跟上。 
湯齡鴻夫妻站在裡頭，笑看著走進來的年輕人。 
如果凱任還在身邊，也有這麼大了吧？二十五、六歲，說不定會長得很高很壯，搞不好手腳快一點

連孩子都有了。 
他們一一捻香，也跟湯齡鴻及曾小蓉這對夫妻致意，盡可能的以平常心面對。 
十九年前他們沒有人開口，十九年後誰也不准開口！ 
那天晚上把蠢湯推進廢屋裡的他們並沒有想過蠢湯會就此消失不見。 
回到幼稚園時他們只跟老師說蠢湯脫隊、跑掉了，他們誰也不知道他跑去哪兒；梁老師雖有點擔心，

但心想蠢湯再怎樣也會回來，於是待在學校等他，可是等到家長都把孩子們帶回去了蠢湯還是沒有

出現。 
湯齡鴻夫妻接不到孩子，心急如焚，跑去跟警方報案，但是不滿二十四小時，不能構成失蹤案。 
隔天是星期日，王劭匡他們四個並不知道蠢湯失蹤，只想著星期一時要怎麼取笑他。 
星期天晚上失蹤案正式成立，蠢湯還是沒有回幼稚園、沒有回家，就這麼不見了！家長們接到老師

緊急聯絡的電話，和蠢湯同組的他們自然成為第一個被詢問的對象。 
四個小朋友神色慌張的手牽著手，警車的藍紅閃爍燈在夜裡看起來特別嚇人，警察伯伯要他們試著

回想前一天去討糖的路徑。 
胖達最先被嚇哭，然後被雯雯制止，接著竹筐用簡短且慌亂的方式口述了一次路徑。 
但他跳過了廢屋！ 
不管是胖達、雯雯或是恬恬都聽出來了，竹筐甚至趁機偷偷的看向他們，比了一個噓。 
才六歲，但是他們心裡卻有了共識。 
事情嚴重了！事情麻煩了！因為警察都已經出動了，爸爸媽媽常說警察會把不乖的小孩抓起來關，

讓他們永遠見不到爸爸媽媽！ 
蠢湯不見了，萬一說出來的話大人就會知道是他們惡作劇把蠢湯推進廢屋裡的。但是門明明沒有

鎖，為什麼蠢湯沒有走出來？但走出來的話，他為什麼沒回家？他去了哪裡？ 
之後由王劭匡帶路，帶著警方走一遍他們討糖的路線，不過完完全全避開廢屋那段，他們誰也不敢

提關於惡作劇的事情。 
警方持續搜索，湯氏夫妻哭得肝腸寸斷。 
而詭異的是他們幾個再也沒有提過蠢湯的事情，彷彿這件事已經落幕，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 
但心裡的壓力還是有的，他們從形影不離的好朋友變成四分五裂，各自再去找別的朋友，不再玩在

一起；上了小學後也不同班，各過各的人生，再也不相往來。 
不過對劉又恬來說，她只要看見新聞有失蹤案就會想起蠢湯，這份罪惡感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

重，沉重的壓力令她的功課一落千丈，夜半更時常會驚醒，夢見小小的蠢湯拉著她的腳，尖叫著「放

他出來」。 
若不是遇到現在的老公，她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會變成怎樣，二十出頭就結婚，生下星星後她才有

種踏實感，而且蠢湯也很久很久沒出現在她夢裡了。 
「現在辦這個葬禮，怪不舒服的。」王劭匡來到靈堂外，又點了根煙。 
「這樣不是也好嗎？至少不會再為希望所苦。」周以安說得倒是挺泰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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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不想來的，但是……」葉楷雯不安的往裡頭瞥了眼，「提到蠢湯我就渾身不對勁。」 
「那是愧疚感作祟罷了。」周以安淡然的說，「不要把這件事視為自己的錯，就不會那麼難受了。」 
「不是自己的錯？」劉又恬忍不住開口，「周以安，這件事明明就是——」 
「噓——」王劭匡忽然嚴厲的制止她，旋即壓低音量，「你們是怎樣？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嗎？」 
三個人同時噤聲。 
劉又恬咬了咬下唇。她只是無法接受……因為這件事跟他們怎麼也脫不了關係啊！ 
王劭匡啐了聲，用眼神示意大家離靈堂遠一點再談。 
「……那間屋子不知道還在不在？」周以安忽然語出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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